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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五、敲破鐵木魚　五十年臥薪嚐膽

　　原來南曼早就覺著來人眼生，就是仇敵一面，以前多半也未見過，否則憑自己的目力，怎麼也能看出兩分，不知鐵笛子何以這

等急法，對方也似有意避開，望影而逃。正在邊追邊想，心中不解，忽見倒騎馬背的一個一面發話，將手連揮，一面揚手發出一溜

火光。　　先當敵人發出暗器火器之類，心方憤怒，待要加急追上，忽見鐵笛子人已立定，正朝火星落處縱去，同時看出那火星乃

是一道旗花，作一弧形向空發出，再往下落，並無傷人之意。因是白天，光不甚亮，二女相隔又遠，鐵笛子突然一追，心有成見，

只當來人對直跑來，眼看臨近，見了三人方始落荒竄去，形跡可疑，雙方呼喝之聲又聽不出，二馬來時後面又有村人追趕喝罵，雖

不知雙方怎會老遠把人認出，始終當作仇敵看待，不曾留意。

　　及見旗花火星宛如一溜銀線落地即滅，插向冰雪地裡，長只尺許，好似哪裡見過，念頭一轉，立時醒悟。見鐵笛子業已回身，

忙即迎上前去。剛一對面，便見鐵笛子手持一枝形如一劍，長約兩寸，劍柄護手上用火烙成雙環記號，似暗器不是暗器的小竹片。

　　南曼驚道：「那旗花我已想起，正是昔年師父用天山鷹名字縱橫西北諸省常用的信號，已有多年未用。我還是在你未來以前，

十來歲上見到過一次，你我下山以前師父曾經說起，歸隱前半年曾被一同道至交將所剩幾枝旗花信號取走，並曾倣製，也是一位前

輩隱名老俠，名叫左直。

　　「八九年前還到我們山中訪看師父，老鐵笛子齊師伯並與同來，聚了十多天方始走開，由此不曾再有信息。此老劍術高強，自

成一家，連齊師伯對他都極佩服，方才馬上兩人用此旗花，又有這類雙環信號，莫非岳王廟所遇便是這兩人麼，既是他們，為何離

村時節那樣騷亂，彷彿曾在村中擾鬧，被村人追趕出來呢？」

　　鐵笛子笑答：「他因何事被人誤會，這個我還不曉得，但這馬上兩位少年正是岳王廟所遇，一點不差。先因隔遠，風雪太大，

他們又各戴著一頂皮風帽，更認不出面目，直到內中一位馬上回身發話，叫我不要追他，並說雕已回山，不久新桃源便有事情發

生，此來也是追趕我們，還借了人家兩匹好馬，因走大道，繞向前面，問出我們尚未經過，村中業已留信，催我速回，我才聽出是

他，到了前村定知底細，我們快走。」

　　說完三人又將未燒完的旗花消滅，匆匆往前趕去。

　　這條路三人常走，土人十九相識，還未走近，已有幾個少年村人迎上前來，鐵笛子笑問：「你們怎知我來，改了形貌也能認

出？」

　　內中一人答說：「不是為了鐵大爺還不至於得罪兩個好人呢。」

　　鐵笛子忙問經過，才知那兩個騎馬壯士因由另一條路飛馳而來，業已過頭，趕往前途老遠十里外，忽遇一人，得知鐵笛子等尚

還未到，並說那是回山必由之路，知道趕過了頭，忙又折回。

　　恰值腹饑，馬又跑了長路，便往當地打尖。因其馬快人強，新桃源諸俠出山往來均由當地經過，村人多半相識，情感最深，內

中兩個少年曾受諸俠大恩，父母全家死裡逃生，得安生業，養了一大群羊，開些荒地，居然溫飽，感恩最切，無形中做了諸俠耳

目，看出來人異樣，臨去時又留下一信，令交鐵笛子，事前並曾探詢三人可曾經過，於是設詞探詢。

　　內一少年村人不合賣弄聰明，盤問太過，說錯了話，來客中有一人又帶女音，形跡可疑，再一故意取笑，說了幾句彷彿三人是

他對頭的話，致將這兩少年村人激怒，悄悄溜出，暗中約人，想將那兩人留下，等鐵笛子等到後發落。誰知來人早在前途得信，知

道三人必由村中經過，和村人感情甚深，多少有點停留。

　　同時奉有密令，不宜此時相見，身有急事，就此起身還恐趕他不上，業已改變初計，將信留下，和店主人說上兩句，便自上

路，那兩匹馬都是久經訓練的千里良駒，靈慧勇猛而有長力，來人對它又極看重，一路打尖投宿都是先馬後人，早已喂過馬料，裝

備停當，雖然鎮店深居地底，但有一條上下馬匹的斜坡，一躍即上，動作迅速，突出不意，如何攔他得住！

　　來這男女二位英俠一半是嫌村人盤問大煩，有心戲弄。一半也是故意引使生疑，以便鐵笛子到來村人好往告知，免得人不經

意，萬一疏忽過去。見兩少年村人面現怒容，相繼退出，知有舉動，心中暗笑，跟蹤上馬飛馳出村。眾村人在為首兩少年領頭之

下，拿了器械追出，人馬已跑出老遠。

　　遙望前途果然走來三人，形貌服裝均與馬上人所說相似，又正朝兩馬追去，內有幾個壯漢便拿了刀棍之類欲往接應，見馬逃

遠，迎將上來，見鐵笛子等三人果與方才兩人所說相同，鐵、南二人口音一聽而知，對於當地村人又都相識，不曾掩飾，自然當時

認出。三人便告以誤會，那兩個馬上人也是朋友，並非歹人，這時村人俱在等信，紛紛迎上，高高興興一同走進。

　　鐵笛子問出當地沒有一個生人，打尖的過客尚還未到時候，便請眾人各做各事，不要圍在一起，以防現露自己形跡。並告那兩

個少年村人崔細娃、向春，以後就遇對頭歹人有什可疑形跡，也萬不可招惹，以防吃虧受害。真要看出來意不善，可往間中錦屏山

望江台崖腳酒店裡尋汪四嫂母子送信，千萬不可露出形跡。

　　其實連這個也都無須，不過你們好意，我們隱居之處又無人得知，你們看不出來人深淺，滿腔熱心，無從發洩，悶在心裡難

過，我們恰巧要在間中過年，要去也可，無事卻是不必。

　　店主人早將書信交上。三人到了店裡打開一看，才知那號稱鐵雙環的俠士還是新婚夫婦。男名勞行健，乃昔年有名俠盜鐵蜈蚣

勞康最小的一個孫子，從小便被大俠左直收去，雖是最後收的一個徒弟，因其從小用功，盡得師門真傳，成了傳衣缽的弟子。乃妻

卞綠萍本領也不在他之下，雙方本無淵源，因同在外行俠仗義，除暴安良，無心相遇，日久情深，去年方始成婚。

　　鐵笛子平日曾有一點耳聞，只不知道底細，信上所說也不詳細，大意是前在岳王廟相遇，本欲當面領教，一則還有一點小事顧

忌，二則時候也來不及，等到事完想要追往相見，先遇賀回，說黑雕業已闖禍，不宜在外停留，已經夏太師叔令其回山等候，並令

勞氏夫婦順路代訪一人，將夏南鶯的信送到，然後追上三人，告以前事。

　　勞氏夫婦本來急於與三人相見，事完便往前趕，並還向人借了兩匹快馬，沒想到三人沿途耽擱，走得雖快，反而落在後面，雙

方取路又各不同，直到追出老遠均未發現蹤跡。眼看相隔間中已近，方想三人已快到達，還送什信。新桃源地勢隱僻，人口是一曲

折幽深、長達兩三里的山洞，中間並有許多阻隔，外人無法走進。翻山過去環村峭壁排空，難於翻越，還在其次。

　　這兩匹馬均是千里良駒，問人借來，放在山外也不放心。又料三人也許不曾走過，正打算再走一站，分途改由小路往回尋訪，

忽又遇見一位前輩英俠，說三人走的是另一條路，途中耽擱了幾天，又有兩處繞越，所以落在後面，但是你們此時不宜相見，可速

往三人來路迎去，最好背人相見，就完就走，不要停留，能用別的方法把話傳到，不與見面更妙。

　　並說，目前仇敵正在大舉發難，因還不知新桃源那兩條出口，如照以前專由山洞秘徑出入也還無妨，為了近三年來山中諸俠覺

著一向平安無事，又在無意中發現一處崖縫，覺著由此出入方便得多，地勢也極隱僻，口外並有一個小村掩蔽，並作守望，人口就

在靠近山腳人家菜園之內，外表看不出來，佈置周密，當可無害，不知怎的竟被仇敵看出破旋，但還不知底細。也未有人深入。

　　如今派了許多有本領的徒黨化成行商旅客，已往閬中一帶窺探，也許發難甚快，不等明春便有變故，也許還有兩個自恃本領的

凶賊不等群賊會齊先往生事，正邪相對，積怨甚深，宛如水火，不能並立。如今所有仇敵俱都連在一起，內中還有這次救災被七俠

強制捐輸，懷恨在心，用重金聘請出來的兇險人物，凶燄甚盛，勢力並不在小。

　　三人回山路上又曾樹敵結怨，勞氏夫婦又將凶僧放逃，以致形跡顯露。雖因一路變形易貌，未被賊黨看破，因其切齒已久，難

得群凶會合，自不放過，在未回山以前最好隱秘一點。好在這次仇敵專心一意與新桃源諸俠拼鬥，他那蹤跡事前照樣不願人知，在



大舉進犯以前多半不致為害民間，即使遇上，如被看破，自然當時除害，不可放走，否則便不必去理他，只在暗中察探他的動靜虛

實，立時回山共商應付之法。

　　年底年初如有事情發生，不是來敵真個人多，也無須全數出手，事前將人分配，除山口要道派上一兩個能手而外，東南面那片

峰崖看去雖極高險，崖那面還隔著兩條深溝大壑，又有大片密林阻隔，平日蛇獸甚多，連山中土人俱都不敢深入，誰都不曾理會。

　　但是此崖雖險，並不能擋住這班兇人，只被尋到適當之處登高遠望，便易生疑。再如走近崖頂，看出下面這片樂土，隨時均可

下來侵害。上面掩藏之處又多，防不勝防，平日必須多加戒備，至少也要分出一兩個能手長期在外守望，才得免害等情。

　　三人看出書中大意，山中形勢緊急，否則不會這等說法。指點勞氏夫婦的老前輩雖未明言，料是自己這面的師長，和夏南鶯一

樣在暗中相助，所以知道得這樣清楚。不敢怠慢，匆匆吃完便自起身，往間中趕去。途中留意探詢，並未發現可疑形跡，漸覺信上

言之過甚。一路飛馳，不覺已到間中江南岸的錦屏山下，因望江崖下有一酒肆，也是山中耳目，意欲先往探詢近日有無可疑形跡，

山中可曾發生事故，再往裡去。

　　到後聽店主人汪四嫂說：「山中戒備森嚴，並曾傳話令其留意，但無事故發生。」

　　三人心方略定，又見天已下午，當日天氣又好，打算不走山洞秘徑，就在當地吃完夜飯，徑由另一山口人內，就便察看形勢，

照信上所說向眾警告，指點一切。主意打定，便要了一些酒菜，坐將下來。

　　三人雖有一身極好功夫，到底這多日來不曾休息。當日為了早點趕到，只早起打尖時吃了一點，到了山腳便覺饑疲。心想，人

已趕回，且喜山中無什事故，不如稍微休息，就便吃飽，從容回村，免得回去太早，村中弟兄居民見自己遠回勞苦，置酒犒勞，又

多費事。並且山中夜飯吃得頗早，中間還隔著一段難走的路，到時夜飯已過，還要累人重做。

　　本打算省一點事，就便察看山口形勢，並無他意。因離山口還有二十幾里，不算人村道路，也未命人通知，發出信號。當地背

山面江，加以間中氣候溫和，四時花開不斷，水碧山青，風景最好，崖坡一帶更是觀賞之區，見天晴和，一點不冷，酒肆門外又有

一座山亭。

　　二女本意還想去往崖坡上面同飲，後經鐵笛子勸說：「我們雖已回山，並未發現可疑形跡，勞氏夫婦的信決非無因，還是隱避

點好。」

　　二女終嫌屋中黑暗，不能眺遠，於是改坐門前淺坡之上，店主又端來三把藤椅，三人隨意休息，吃了一陣酒菜，覺著精力恢

復，饑渴皆止。

　　正在說笑，忽見山亭上多了兩個年紀快老的人，都穿著非僧非道的裝束，一望而知不是尋常遊客。當地本是一個小村，因離江

邊大鎮不遠，雖非水陸要衝，只得十來戶人家，因是風景之區，居民都是近山土著，一半住家，一半兼作山產副業，有的種花出

賣，有的經營山中土產、藥材獸皮、竹木器具之類，為了地形高低不等，人家分散，至多兩三家聚在一起，內中倒有兩所酒館，都

是孤立崖旁和臨江崖坡之上。

　　另外一家是個酒樓，設備較好，竹樓也頗高大，山亭建在中間坡上，相隔三人所去酒肆較近，一上一下均可望見。這兩人由酒

樓那面走上，開頭三人不曾留意，等到對方坐定方始看出。跟著便見酒樓么師送上酒菜，那二人就在亭中對酌，說笑從容，彷彿專

一來此小飲，觀賞風景神氣。

　　三人均是男裝，打扮又像土著，本來面目已早改變，對方飲酒閒眺，始終未見他留意下面。鐵、南二人卻在暗中看出有異，再

一想起山中近來光景，越發生疑，便留了心。隔不一會，正靠在藤椅上不時仰面朝上窺看，見那兩人酒菜要得甚多，擺了一大桌，

菜仍送之不已，知道隔崖那家酒樓生意做得大，準備齊全，專賣與有錢遊客，價錢甚貴，對方共只兩人，這等大吃，不計耗費，決

不是什麼好的路道。正在盤算，忽聽木魚之聲隱隱傳來，聲甚清越，從所未聞。

　　附近本有兩座廟宇，常有遊方和尚往來掛單，木魚化緣原不足奇，可是亭上兩人正吃得高興頭上，聞聲好似吃了一驚，內中一

個當時起立，先探頭朝木魚來路看了兩眼，不曾見人，又朝同伴耳語了幾句，神情似頗緊張。文嬰在旁看出這兩人神色不對，方想

起身去往和尚來路窺探，被南曼暗中止住，隨將店主汪四嫂喊往裡面，令其設法往酒樓中探詢那二人來歷。

　　四嫂悄答：「亭中兩位客人今年春天曾來遊山，山內外廟宇都被游遍，手裡甚鬆，像是兩個極慷慨的富翁，偏穿得那等神氣。

因他裝束古怪，又肯用錢，我母子先曾對他留意，後來看出實是外來遊客，特意來此尋一方外之交，每人均養有極長指甲，對人和

氣，舉動又像兩個讀書人，自在江場壩大鎮店內住了十來天，便各坐船走去。

　　「後聽船上么師歸說，二人坐船順流而下，只走出幾十里便有數人帶馬來接，老少都有，穿得十分講究，恰巧相遇，給了加倍

船錢，就由當地上岸，一同騎馬而去。來那幾人對他十分恭敬，我們都料那是兩個別州府縣的紳富，故意穿著這樣出家人裝束遊山

玩水，雖覺這樣有錢的遊客怎無下人相隨，心中奇怪，因見他不曾深入山內，只在近山一帶遊玩，自說後山路險，一處未去，也未

打聽你們，舉動斯文，不像會武，也就不曾在意，未往山中送信。

　　「前三日忽然又來，因在春天來過，一望而知，酒樓么師是我堂姪，曾對我說，如今天寒，像這樣好的主顧難得遇到，東家對

他甚是巴結。因其自說鎮店中人多吵鬧，性喜清靜，並將後樓勻出兩問，請他住在裡面，這兩人甚是高興，先賞了五兩銀子，說是

走時還要多付。

　　「他們忙上兩三個月也得不到這麼多利益，人家出手這大，走時想必更多，連東家和么師都說今年運氣，可以多殺一兩口豬，

沾這兩位客人的光，過上一個肥年。我兒三毛偏不服氣，上次來時便硬說人家來路不正，現在不是遊山時候，這兩人脾氣又怪，住

的房只得兩間，那大一片樓房，夜來不論他人在與不在，都不許人登樓，必須空出，否則不住。

　　「店主吳老漢貪做生意，又覺年終歲逼，日裡偶然還有鎮上來的遊客，下餘只是一些附近居民，貪他那裡火盆大，大家又說得

來，前往吃茶烤火談天，他們仗著臘貨醃得多，別的東西也都方便，有了吃客，現殺現做都來得及，知道本地鄉親沒有油水，不事

前招呼，只有幾樣現成酒菜、面和抄手（餛飩），這還是近年收成好才常有人去吃。我這小舖子仗著便宜，也連帶沾光，可是太陽

還未落山，人便散光，由他包下，也不會得罪主顧，便由他去。

　　「這還不奇，最奇是來客吃得十分講究，每天都要單為他殺上幾隻雞鴨，別的菜更不必說，只要是有，全須送上，越多越好。

共只兩人，怎吃得完，有時高興，每樣還嘗一點，否則一碗碗原封不動是常事。因他照樣付錢，還給得多，剩下來的樂得主人全家

上下多打兩次牙祭。

　　「以前吳老漢心中不安，勸他少要兩樣，何必做來不吃，白花冤錢，內中一個笑說：平日家中飲食比此還要豐富得多，業已看

慣，雖因出遊人少，所用有限，不這樣心便氣悶，酒量又大，喜吃熱菜，菜樣子越多越好，不願吃回鍋的東西，不吃照樣付錢，你

只用點心做便了。吳老漢自然不便多說。我三毛卻說，多有錢的人也不應該這樣糟蹋，定是錢來太易，才和水一樣隨便流了出去。

正在留心窺探他的動靜，人已離開。

　　「這次再來，三毛年輕，遇到生意清閒，常往隔鄰酒樓烤火談天。今早他和我說，這兩客人二次來此，移居酒樓之後每日均命

準備上等酒飯，菜要甚多，但不一定都吃。昨日夜裡老早安歇，因其照例不許人上樓，本無一人走上，三毛年輕淘氣，不知怎的恨

那兩人。他和吳老漢的么兒最好，夜飯後去往江邊走了一陣，回來因么兒怕鬼，天又有霧，送他回家。這時夜色已深，吳老漢全家

都睡，回時想好一個題目，上去窺探。

　　「先還恐那兩人看見不快，代人家得罪主顧。等靜悄悄掩到樓上，本意看上一眼，到底何故不許一人上樓，拿了借的東西就往

回走，忽見內中一問燈光外映，卻無聲息。只當人已睡熟，隔著門縫往裡一看，床帳已放，床前還放著兩雙鞋子，正要轉身，忽然

一陣風過，樓窗本來半開，床帳被風吹起，才知床上並未臥得有人。再掩往別房一看也是如此，越發生疑。



　　「今早趕去，恰巧那兩人由外走回，說是快天明前往觀日出，沒有看到，也許明早還去，命么師打兩盆水，一冷一熱。那兩人

本有極長指甲，外面還帶著幾根銀套護甲，隔著衣袖常將袖口支起，這時彷彿短去一截。三毛心想，由昨夜起便有大霧，今早更

濃，如何往觀日出。

　　「內中一個姓馬的忽將套甲落了一個在地上，隨即伸手撿起，別人均未留意。三毛眼尖，看出那人三根長指甲均朝裡折轉，與

平日所見不同，越發認定不差。因我說過他幾次，只管暗中窺探，並未說起，所以你們來時我未談到。方才三毛打柴回轉，見鐵大

爺在此，十分高興，不先往後面洗手，和我說了一個大概。並說，他還想趕往酒樓向吳家么兒問兩句話，轉來再對鐵大爺說呢。」

　　南曼深知三毛雖只十六七歲，人頗機警心細，便將所聞轉告鐵笛子和文嬰。三人正在低聲商計，準備命人去往山口向村中弟兄

姊妹發一信號，一面留在當地察探這兩人的虛實。木魚之聲已似由遠而近，聽去似由右側一條山徑上緩步走來，因有樹林崖角擋

住，那一帶肢陀林木又多，人卻無法看見。

　　亭中兩人已各歸座，似在暗中戒備，表面卻作從容、若無其事光景。鐵笛子何等眼亮心明，雖未看出這兩起人是敵是友，照此

情勢雙方必是對頭，如非有意尋敵，也是狹路相逢，否則亭中兩人不會那麼緊張，並帶驚疑之容，斷定少時必有事故發生。敵人之

敵即我之友，假定雙方來歷不明，均非善良，也可坐山觀虎鬥，相繼而行。主意打定，仗著地勢得看，便告二女暗中留意，照樣說

笑飲食。

　　那木魚之聲來得甚慢，聽去似往這面走來，隔有頓飯光景還不見人，亭中兩人又分別探看了兩次，也似被崖角擋住，不曾見

到。

　　又隔了一會，和尚未來，三毛卻由房後繞回，將鐵笛子請到後面，悄說：「亭中兩人果極可疑，連昨日夜裡也未臥在樓上，他

那長指甲能屈能伸。今日麼師前往送酒，便見他用細絲線綁在手掌之內，不知怎會屈伸如意，這非是兩個強盜不可。」

　　鐵笛子還在追問，忽聽外面二女笑說：「這和尚怎麼這等神氣！」

　　忙即走出，坐回原位，和尚已由前面敲著木魚緩步走來，看去果然奇怪可笑。原來那是一個身材瘦小枯乾的和尚，殘冬天氣，

穿一件粗黃葛布的僧衣，洗得卻是十分乾淨。人本瘦小得出奇，又在低處走動，遠望宛如一個十一二歲的幼童，走得又是極慢，上

身不動，僧衣長可拖地，彷彿腳底有什東西托住，向前緩緩移動，決看不出是在走路。

　　所敲木魚小得可憐，只用一手拿住敲打，但是響聲極大，老遠都能聽到。這時太陽剛往西下，還未落山，和尚正由淺坡下面走

過，相隔一近看得更真，斜陽光中照見和尚面如黃蠟，生得愁眉苦眼，五官彷彿擠在一起，頭又極小，看去雖極醜怪，神態卻極莊

嚴。

　　年紀老少雖拿不准，決不會小。三人都是行家，暗中留意，自從發現以後，看出他呆立地上木人一般，身子僵直，緩緩前移，

一手下垂，動都不動，眼皮未見眨一下，料知決非尋常人物，互相對看了一眼。

　　文嬰正要開口，問那和尚彷彿功力甚深，為何這等光景。忽見和尚立定，先把頭微抬，朝崖上看了一眼，再往前移去。亭中兩

人被他一看，直似吃了大驚，觸電一般，不約而同突然並起。剛一離座，又似這樣慌張有些示怯，又同歸座，可是還未坐定，對看

了一眼，嘴皮微動，大有驚慌失措、坐立不安之勢。內中一個忽然目射凶光，滿面怒容，由亭中走出。

　　山亭相隔下面約有三四丈，和尚已由三人所坐小坡旁邊走過，順路轉往正面，三方恰成了一個上下不等的三角，誰都可以看

到。亭中兩人略顯驚亂，轉眼也就恢復常態，只是二人一內一外，外面的一個業已走到半崖坡上，另一個凴欄獨立，人已離席，假

裝閒眺，目光卻注定下面，手伸腰間，好似握有兵刃暗器之類。

　　同黨立處也似有心偏向一旁，與之斜對。和尚卻若無其事，右手木魚敲個不停，左手仍是下垂不動。因其行動遲緩，前一人業

已走到半坡立定，和尚還未走到崖下，只朝二人仰望了一次，頭都未抬，亭內外兩人卻是如臨大敵，外面從容，內裡緊張，連想故

意遮掩，氣已無法沉住。

　　三人均知雙方就要相對，雖不知那和尚來歷，但見亭中兩人業已現出本來面目，神情凶狡，誠中形外，一望而知不是善良之

輩。兩個對付一人，和尚人生得那麼瘦小，動作又慢，雖知此是一種獨門功夫，表面看去到底強弱多寡相差。再一想到三毛所說亭

中人揮金如土，夜出早歸，雙手指甲均可拗轉、隨意屈伸等等可疑情形，由不得對和尚生出同情之感。

　　尤其二女都是生具俠腸，疾惡喜事，這類功夫又和鐵笛子一樣，只聽師長說過一兩次，從未見到。和尚生得那麼瘦小枯乾，亭

中兩人本領雖然不曾施展，動作輕快，面又機警，亭外一個腳底功夫極好又已看出，越發偏向一面。

　　南曼還在心裡，文嬰年紀最輕，更是天真，忍不住悄聲說道：「那和尚雖不像個庸手，走得這等慢法，敗了准死，勝了也追人

家不上，對方又是兩個，吃虧太多。我看那兩個穿得非僧非道的既不是什好人，和尚來歷雖然不知，怎麼也比這兩人好，我們到時

幫他如何？」

　　鐵笛子連經好幾位前輩老俠傳授，老鐵笛子更是見多識廣劍俠一流，知那和尚必早探明敵人在此，特意運足全力而來，看去瘦

弱遲鈍，實則耳目靈警已極。此時三方相隔均只兩三丈左右，因那崖頂縮在裡面，坡下小徑斜伸向左，和尚到了前面然後折轉，業

與自己這面高低差不多。

　　文嬰語聲雖低，難免被其聽去，本想勸阻，不令開口，繼一想，此舉正好利用，好在相繼行事，暫時並不出手，便用頭微點，

低聲笑答：「文妹此言有理，不過我看這位大師父如非必勝，不會來此。人家定有過節，仇恨決不在小，我們只防他那對頭逃走便

了。」

　　說時暗中留意，見和尚的頭微微側了一側，似已驚動，對面兩人彷彿全神貫注來敵，別的均未留意。暗忖：「我們的話似已被

人聽去，雙方業已對面，崖上兩人對和尚也必仇恨深重，狹路相逢，雖在警戒，並無逃意，頗似旗鼓相當，人又多出一個，亭中那

人手中還暗藏有兵器，此時相持不動，出手必辣，第一次見到這種打法，真有一個看頭。」

　　看見汪四嫂尚在屋中做事，不知外面就要發生惡鬥還不怎樣。三毛立在旁邊，早聽出三人口氣，兩次想要開口，均被南曼止

住。恐其年少氣盛無知犯險，或是把話說錯，留下後患，便借要酒為名，喊往屋內，再借故跟進，匆匆囑咐了幾句，走到外面一

看，雙方仍無動作。

　　文嬰見夕陽已快銜山，和尚到了坡前，便面向山亭，不再移動，手中木魚敲得越響，彷彿向那兩人募化一樣。亭外的一個，便

是三毛所說姓馬的客人到了半崖坡上也自立定。木魚越敲越急，亭內外兩人神情也似越發緊張，各將一雙凶睛注視在和尚身上，絲

毫不懈。

　　文嬰知這兩人明是強仇大敵，相逢狹路，如何長此相持，誰也不肯先發？想要開口，又因鐵笛子連番示意，不便多說，心正奇

怪，忽然發現亭中還有兩個酒樓送菜的么師似問過客人正收盤碗，忙在一起，亭中那人忽然側顧么師，嘴皮微動，也不知說些什

麼，目光卻仍看定下面，並未回頭。

　　想起此時路靜人稀，又是殘冬時節，遊人早已歸去，這兩人莫要支使么師出什花樣，忍不住悄告南曼：「亭中還有兩個麼師，

莫是要等人都走光才動手麼？」

　　鐵笛子聞言，瞥見內一么師業已拿了盤碗由崖那面走下，忽然心動，暗道「不好」，因恐亭中兩人警覺，忙由屋後穿出繞崖而

過，仗著身輕行速，晃眼繞過崖去，見那麼師業已走到崖腳，將提盒盤碗放在去往酒樓一面的平石之上，待要轉身往崖前走去，因

有崖石擋住，上面兩人又對和尚全神貫注，並未看見，忙將么師用手勢止住，喊往一旁，先打出平日信號，再行低聲探詢。

　　新桃源這些男女英俠善名遠布，幾於無人不知，雖然諸俠形跡隱秘，近山一帶的居民只當人在秦嶺隱居，不在當地，每次出現

形貌又都改變，輕易不露鋒芒，有時人們受到救濟，還不知道是誰，那信號卻都曉得。那麼師又是一個窮人，由汪四嫂手裡得到過



兩次週濟，說是諸俠所贈，知其相識，無奈汪家母子不肯吐露，幾次想要當面拜謝，未得其便。汪家酒肆來往的都是一些窮酒客，

怎麼留心也看不出，只得罷了。

　　不料無心相遇，形貌雖未見過，身材卻與所聞相等，驚喜交集。正要禮拜，鐵笛子忙即止住，問出亭中那人姓穆，未說名字，

今日酒才吃了一半，不知何故生氣不吃，先命撤去。後來又說山下和尚吵得心煩，如能多約數人將其趕走，不聽就打他一頓，事完

重賞，有一個算一個，只肯上前，全都有份。

　　么師見那和尚瘦小可憐，無故打罵趕走於理不合，無奈這兩客人財勢彷彿甚大，脾氣古怪，說到必要辦到，不敢違背，又貪得

點銀子回家過年，打算先用好言勸告，請和尚離開，再在暗中遞點子（打暗號），說那兩人最恨和尚，不肯施展，向他捐募無用，

如肯假裝被逐，不敲木魚，避往一旁，得了賞銀與之平分，不聽再往酒樓和人商量等語。

　　鐵笛子聽出二賊陰謀，照此情勢，必知敵人不肯傷害善良，特意用銀子買動無知的人向其打罵，分去對方心神，冷不防暗用煞

手，越發憤怒，對於和尚也更同情，忙告么師：「可速歸告東家，此是兩個惡賊大盜，所說你萬不可聽，連亭中同事也須設法喊

下。和尚是二賊的對頭，本領甚高，轉眼雙方就起惡鬥，如非見你二人尚在亭內恐遭波及，業已發難。如缺錢用，我會給你，你還

要代我招呼別人，不令近前來看熱鬧，以防二賊拿人做擋箭牌，一個不巧不死必受重傷，絲毫疏忽不得。

　　「幸而這裡人都散居，和尚募緣看慣無奇，又當吃飯時節，無人出視，還好一些。不過，你回到亭中喊人時絲毫不可露出真

意，只說下面人少，要他幫忙，到了下面，你們速往酒樓那面，見有人過來速即攔住，也不可以多管閒事。二賊如逃，急速避開，

別的話不必多言，快些去吧。」

　　說完回轉，又等了不多一會，那麼師人頗聰明，並未走上，竟在亭旁半崖坡上招手，將同伴引走。鐵笛子料知亭中麼師一走，

雙方便要出手，果然亭中么師是被姓穆的暗中喊住，先在他身後往來做事，一直未停，偶然去往亭後傾倒殘骨肴，轉眼也就走回。

　　穆賊全副心神又在下面，先未留意，人走之後忽似警覺，面上立現獰怒之容，嘴皮微動兩次，三人剛聽出是喊那麼師名字，忽

聽木魚聲止，和尚將頭昂起，朝著上面笑道：「二位師兄，別來無恙，我已在此恭候多時。事隔多年，你們雖不似我老丑，年貌也

都大變，又穿著恒山諸道友一樣的裝束，更易魚目混珠，我都認得出來，莫非我這受盡千災百難，連人形都長不全的沙彌你們還認

不出來麼。

　　「你留的那麼師業已被人喊走，你方才知我決不違背師規，傷害無辜，想買出點人來為你保命，還可就勢合力暗算，陰謀毒計

想得真高，可惜善惡昭彰，不能如你的願，另有能分是非的人，知我要看住你們，暫時不能走開，我又一向窮苦，常人也不會信我

好話，業已代我將那受愚的人止住，並將亭中同伙也同喊開。

　　「你已失去擋箭牌，我已無須投鼠忌器，任你心機多麼巧妙，有什麼用呢？莫非人家在崖旁說了那一陣，你雖比我隔得稍遠，

難道你二人把少陽真訣巧取豪奪了去，練過數十年，相隔三丈以外的活，人家不過上來仔細，聲音稍低，就聽不出來麼？想起五十

年前被人用陰謀殘害，又將我姊姊慘殺，害得我五體不能長全，千辛萬苦，九死一生，日夜苦熬連受三年慘痛，死活兩難。

　　「如非仇深恨重，立志算這一筆舊賬，差不多每日都想自殺，脫離苦海。總算還有一點骨頭，居然於三年苦難磨折中掙扎出

來，和你們相見不止一次，均被陰謀滑脫，未了一次幾中毒計，為你幫兇所殺。我又回山苦練了二十年，事前又托兩友人向外傳

揚，說我傷重身死，使你不再防備，新近方始出山重算舊賬。

　　「但我一向明人不做暗事，未到以前這小木魚的聲音想已聽出，我因昔年仇恨太深，既是最後一次，你那幫兇自然不能放過。

你們費了一年多工夫尋他不到，卻先被我尋著，如今已被我請往山洞之中安居，只是還本，想等把你二請去當面質對再算利息。你

二位走到天邊我也必能尋見，避我無望。

　　「我已立志，親身算清這筆舊賬，不望旁人相助，只恐有人無知受愚，添出麻煩，使我費事。難得有此一位好心人看出你的陰

謀，代我打發，我真對他感激萬分。你倆個不必遲疑，今日之事終須一分曲直，上次你說的話勝者為強，無理可說，我也不必多

言。今天我還是孤身一個，倒看看有無公道報應。

　　「你們放心，我和從前一樣，雖然放你們不過，只要你們不溜，肯跟我走，決不先就出手。如再不服，我們未次分手到今天又

是二十一年了，誰的深淺也不知道，難得聽見我的木魚你們竟不曾走，想有自知之明，知此木魚乃北極寒鐵所制，又是聽熟的聲

音，我如不在人間，木魚落在別人手中，此是師門遺物，四寶之一，還可就便劫奪據為己有。

　　「如其我並未死，二次出世，或是托了什麼好朋友，既然尋來，無論走到何處也是無用。看意思你們既已打算合力同上，和我

一拼，如何還不拿將出來？莫非我所說還有什麼委屈之處？你們有什話要說麼？」

　　和尚聲低而長，字字清晰，一口說完，彷彿氣都不曾緩過。說時，崖上兩人始而呆若木雞，只管注定下面，面容獰厲，目射凶

光，但似被人刺中心病，情虛膽怯，無話可答。又似暗中蓄勢待發，一面留意敵人言動，待要乘隙反擊情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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